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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敬神明
展现古蜀真实祭祀场景

据介绍，这件青铜顶尊人像位
于3号坑南侧，总高达1.15米，由上
下两部分组成。造型上，一铜人双
手插指合拢跪坐，头戴平顶冠，尊
器放置于头顶。相比2号坑曾出土
的青铜人像，它在造型上有几个特
点：人像为跪坐姿势，强调尊敬，也
是信仰的体现；铜人没有用手扶
尊，呈现拱手造型，这是首次出现
的；器物体量更大、工艺也更细致，
青铜上的纹饰做得更精细。

“这或许是古蜀先民当年真实
的祭祀场景。”王仁湘猜测，器物或
许呈现了现实场景。“头顶尊，类似
于一些民族头顶物的习俗，是一种
人潜能的发挥。”他说，这种仪式行
为与信仰相关，拱手跪坐顶尊，是
一种礼敬神明的标准姿势。

王仁湘表示，这座人像顶的
尊，是用来装酒的，造型在商王朝
时期比较流行，是中华文化中“尊
敬”“尊崇”“尊重”“尊贵”寓意的表
达，这再次说明三星堆时期的古蜀
文明深受中原文化影响。

震撼人心
件件都是国宝级文物

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发掘启动
以来，王仁湘多次造访发掘现场，
每次都有惊喜。最让他感到震撼
的是出土青铜器最多的3号坑，“件
件都是国宝级的。”

这些文物中，有一些已被成功
提取，有一些才初露头角，令人期
待。“慢工出细活嘛，一着急就可能
损坏文物。”王仁湘以丝织品为例
解释道，有些丝绸是肉眼看得见
的，有些是丝蛋白组织，肉眼看不
到的，只有将文物保护完整，方可
在技术成熟时进一步研究。

太阳崇拜
满坑文物都是当年“文创”

“满坑的文物都是古蜀人智慧的创
造，比对现在，就是‘文创产品’。”在王仁
湘看来，出土文物都蕴含着丰富的意义，
它体现了古蜀人民对太阳的崇拜。

为什么是太阳呢？王仁湘曾研究过
三星堆青铜立人的冠式，他说：“冠顶局部
缺了一点，有人猜是莲花，但我认为是眼
睛，因此我把它取名为天目冠，古时常把
日月比作天目，眼睛就是太阳的象征。”

此外，神树、神坛都是崇拜太阳的体
现，“还有那么多青铜鸟，都是太阳鸟，这
与神话中‘神鸟驮着太阳飞’的说法也是
吻合的。”王仁湘说。

与其他表现太阳崇拜的文物相比，
三星堆的青铜器有何特别之处？王仁湘
表示，古蜀人民通过自己的创造力，把神
话立体化地表现了出来，从而建立起我
国古代神话的基础。

猜想
青铜顶尊人像手中究竟握着啥？

三星堆3号坑出土的青铜顶尊人像
器型独树一帜，其铜像双手合抱，就像在

“拱手”，引起了广大网友关注。
为何会有这样特殊的姿势？3号坑

发掘负责人徐斐宏推测，这并不是拱手
行礼，而是双手握着一件东西。至于握
着的究竟是什么器物，考古工作者正在
对青铜人像手中的泥土进行有机物探
测，目前尚无结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洁

5月28日，在“走进三星堆读懂
中华文明”主题活动中，三星堆3号
坑出土的青铜顶尊人像露出真容。

据介绍，青铜顶尊人像是3号
坑发现的第三件青铜器，是古蜀先
民在一件商末南方风格的大口尊
上改制而成的。口沿内部的短柱、
肩部的附饰、圈足下部的平板，均
是后加的，为已知古代青铜器中的
孤例。这件将人与尊组合为一体
的大型青铜艺术品，在中国乃至世
界均属首次发现。

“太震撼了！体量更大、做工
更精美，造型也是过去没有见过
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王仁湘不禁感叹。那么，这
件国宝级文物的造型工艺有哪些
独特之处？具体用途是什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戴竺芯曹菲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三星堆考古新发现
将为认识古蜀文明

带来新线索
三星堆最新考古发掘能否

解开三星堆遗留下来的未解之
谜？5月28日下午，在“走进三
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主题活动
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表
示，三星堆考古遗址发掘再次
证实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新发
现将为认识古蜀文明带来新的
资料和线索。

“三星堆考古发掘为人们
了解古蜀文明带来了实证资
料，让我们有机会认识3000多
年前的古蜀文明。”王巍说，在
三星堆遗址发掘前，人们只能
从文献记载中了解古蜀王国。
如今，随着大量青铜器、玉器、
金器等文物出土，古蜀王国的
神秘面纱将被徐徐掀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戴竺芯 曹菲

三星堆的海贝
从哪里来？

海产贝类为何出现在三星堆？近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科技考古团
队王娟介绍，海贝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
从太平洋到印度洋，都有它们的踪迹。

“仅靠推测很难解释，通过贝壳形
态也难以得出结论。”王娟说。

海产贝类是如何来到古蜀内陆盆地
的？王娟认为至少有两种可能，一是直接
从我国南海地区或南亚印度洋运过来的，
二是与中原殷商王朝物质交流的结果，
因为殷墟妇好墓中同样出土了7000多
枚海贝。

“三星堆到底是一个接收者，还是
一个中间站呢？”王娟说，相关研究有望
比较清晰地描绘出我国古代南方丝绸
之路的路径以及古蜀文明与中原殷商
王朝之间的互动交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戴竺芯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
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

三星堆文化遗存
深深烙上

多地区文化印记
“三星堆的地域特征在文

化特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同
时也深深烙上了其他地区的文
化印记。”5月28日，在“走进三
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主题活动
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
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介
绍，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首
先以地域特征为主，并深深烙
上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印记，这
体现了三星堆文化的开放性、
吸附性及其吸纳能力。

雷雨说，从年代来看，中原
地区的夏商文化对三星堆文化
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以夏
时期二里头文化因素为代表。
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玉戈、玉
璋以及其他器物等不断出现是
其佐证。到了商代，以青铜器
铸造等为代表的商文化也深深
影响了三星堆的发展。“无论是
青铜器的器形，还是纹饰，尤其
是其铸造技术范铸法，这都来
源于商文化。”他说，几乎一整
套的商代青铜器纹饰都被运用
到了三星堆商代青铜器中。而
三星堆人又对其进行加工创
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星堆
青铜宝库。

除此以外，三星堆文化也
受到了齐家文化和良渚文化的
影响。雷雨介绍，三星堆的玉
琮包括齐家琮和良渚琮。在遥
远的古代，这样的文化交流从
西北地区和长江下游辗转来到
了川西地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戴竺芯

青铜顶尊人像。 图据四川日报

这是在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3号“祭祀坑”
拍摄的青铜器（5月14日摄）。 新华社发

三星堆考古发掘持续“上新”


